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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乌山摩崖景观与宋明儒学的政治文化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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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福州乌山的摩崖石刻既是当地标志性的人文景观，也是宋明时期闽地儒士政治文化生活的物

质记录。 以文献梳理、铭文释读与情景分析的方法，强调儒学群体与摩崖景观发生互动的具体历史语

境，从乌山摩崖景观的体验传统、景观建构的双重历史线索、摩崖景观的政治历史象征意义、乌山游赏

的情感范式与文化意义这四个维度展开，指出乌山摩崖景观是一个由历代士人依托儒学政治历史观

和文化价值观所塑造的、以宋明儒学传统为核心的政治文化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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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乌山亦称乌石山、道山，位于福州市中心南门

兜西侧，自唐代起即是闽地重要的名胜古迹。 遍

布山间的巨石古榕与二百余处历代摩崖石刻共同

组成了乌山的标志性景观。［１－２］ 它存留了众多宋

明道学硕儒与名臣将相的历史印记［３］，也提供了

本文所聚焦的主题：摩崖景观的建构与宋明时期

闽地儒士政治文化活动直接关联。 宋明儒学的政

治关怀与学理内涵对传统名胜景观的渗透是近年

来学界关注的命题，以士人观者为主体的园林和

书院景观，被视为儒家政治立场与教化思想的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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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文化空间，景观中的各式构景要素均被赋予了

专属于理学的文化象征意义。［４］１３０本文希望承接

这一研究思路，关注儒学与景观之间的文化互动

关系及其发生的具体历史语境，并从该研究视角

出发，以清代福州本地学者编撰的文献《乌石山

志》为主要文本依据，梳理宋明时期儒士游者游

赏乌山的诗文材料与铭文题刻［５］，结合士人对乌

山摩崖景观的体验传统和意义建构，探讨这种情

感勾连如何在历史情景的变迁脉络中依托政治性

和文化性的双重线索支撑，逐渐将乌山塑造为一

个属于宋明儒者的政治文化空间。

　 　一、乌山摩崖景观的体验传统

福州乌山的摩崖传统肇始于唐李阳冰篆书摩

崖《般若台记》，此后历代硕儒名臣如程师孟、陈
襄、李纲、潘正夫、朱熹、林廷玉、叶向高、薛梦雷等

均曾留题以接续文脉，摩崖石刻因而成为乌山最

具有代表性的人文景观，寻访和品读摩崖石刻也

成为后世文士游览乌山的惯例项目。 此类活动在

文人赏景传统中被纳入“读碑”的行为范式，它并

非将景观预设为对象化的客体，而是以某种具体

的行动将景观纳入流动性的情景中，塑造游者与

景物相互动的美学关系。 “读碑”的文化活动根

植于悠久的传统，由《世说新语》中“曹杨读碑”的
轶事性记录开启，至宋代转为一种文人化的游赏

活动。 文人在读碑行为中凭吊往昔，回顾历史兴

替的进程，深刻反思个体在历史中的位置。［６］ 但

是，与瞻仰丰碑的缅怀性的崇拜目光不同，宋明士

人对乌山景观的体验与特殊的空间情境密不可

分，因而围绕摩崖古迹的观赏活动也将以更具感

受性和行动性的方式展开。
闽东沿海的亚热带季风性气候与常绿阔叶林

的植被类型塑造了乌山摩崖景观。 这种自然意义

上的独特视觉性，在宏观和微观的景观层面上发

生作用，引导观者实现多维度的审美体验。 需要

提及的是，现代乌山的地理环境与宋明时期相比

有极大的差异。 如今的乌山坐落于福州市鼓楼区

城区内，雨季较为闷热。 而在历史上，由于闽江流

域泥沙堆积尚未覆盖到如今的面积，乌山实则毗

邻东海，位于江海交汇处，周围被复杂的水系所环

绕，视野开阔，空气流通。 因此，亚热带海洋性的

气候条件为乌山景观提供了独特的视觉审美资

源，风雨云雾等湿润的气象将硬性的山石景致渲

染为富有云山趣味的诗意空间，观者的观景活动

多在这样的氛围中展开。 如王佐《游乌石山》描

绘了“一林淑景山如画，满地藤花路欲迷。 风引

磬声入寺近，雾连岩石觉天低” ［５］１６，韩锡《邻霄台

吊周太朴》也有“斫怪石兮受楹，藉碧草兮为茵，
卧古榕兮弹素琴，陟嵌岩兮弄烟” ［５］２５的表述，这
种充满感官体验的审美意境是宋明文士题咏乌山

的经典诗境。
除了宏观的气候环境，特殊的地质环境与植

被类型也是塑造摩崖景观的核心要素。 乌山上的

历代摩崖石刻多依托于巨大的花岗岩，而岩石因

风化作用形成的球状节理则为榕树根系的生长提

供了空间，盘根错节的老榕根系与质朴浑厚的花

岗岩为摩崖石刻搭建了厚重的舞台背景。 在此，
摩崖石刻并非是孤立存在的单体纪念碑，而是融

于整体的巨石古榕环境的构景主角，如当时的霹

雳岩景观组合：“霹雳岩，三十六奇之一。 在清泠

台左，楷书镌‘霹雳岩 􀆳 见《石刻》三字。 相传宋熙

宁初，郡守程师孟笔也。 岩下有老榕二株，垂须入

地，拱立如门，近为大风所拔，一干无存。” ［５］５４这

一胜景在宋代已形成了独特的景观审美意趣。
从景观的微观层面来看，乌山摩崖景观最具

风味之处来自于低矮的视线，它要求观者以直接

的身体性接触来完成与古迹的美学交流。 福州雨

季的生态环境极有利于地衣、苔藓、蕨类及藤蔓植

物的生长，它们附着于岩石的表面，掩映、遮蔽并

侵蚀摩崖铭文，形成了古老而神秘的场景氛围，吸
引观者对古迹进行超近距离的观察。 宋代以后的

儒士观者对这种独特的视觉接触也颇为兴趣，如
曾仕鉴《游乌石山》有“高峰半挂城头树，积藓全

封石上题” ［５］１７的诗句，许鼎《道山亭怀古》也写过

“断碣岁深苔自长，荒台日落鸟孤吟” ［５］２３。 这些

岩石表面的植物生长暗示出历史变迁的痕迹，强
化了摩崖石刻的“古物”性质，因而也成为文人诗

作所青睐的意象。
为寻访摩崖石刻，游者必须亲身涉险，攀爬上

巨石崖壁，亲手剥开覆盖于岩石上的苔藓，才能

“重现”被遮蔽的古迹铭文。 剔除自然植被以显

现人文遗迹的过程，引导了一种切身的、亲密的、
探索性的身体接触，消解了主体性凝视的可能，而
这种体验性的行为过程正呼应了朱子学“格物致

知”的认识论要求：即使在微观意义上的“读碑”活
动中，物我互动的身体思维也应得到贯彻，景观被

４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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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是心智所见的自然，体察事物需要躬亲于

事。［４］１４２－１７９这种自然主义的美学观念在一系列描摹

行为动作的词藻中展露无遗，“拂拭”“扪”“剔”等
动词成为文人题咏中的点睛之笔，如“荒苔时拂拭，
得见旧题真”（张时彻《游乌石山》） ［５］１６、“为寻古迹

扪萝石，更上高原看海潮”（陈朝锭《登乌石》） ［５］１７。
而谢肇淛的《宿猿洞》诗则为身体与景观的互动体

验链条提供了完整的诗意表述：“干旄动枉刺史驾，
苔壁尽勒词人诗。 苍苔满目空延眺，荒骨游燐夜相

照。 一片孤城有乌啼，千年古洞无猿啸。 我来剔藓

辨遗文，正值春初山吐云。 风流文采知何处，白杨

萧萧那忍闻。” ［５］４７

由于植被与水土的生化侵蚀作用，摩崖石刻

的字迹往往漫漶不清、难以辨识，但不清晰的视觉

表面却带来了一种朦胧的历史距离感，易唤起游

者追思往昔并兴发题咏。 如谢汝韶《游乌石山》：
“不到乌山二十年，重来景物倍凄然。 翠微台榭

皆新主，苍藓碑文只断篇。” ［５］１８再如喻应益《登乌

石山》：“邻霄台倚白云平，日日看山不出城，礼塔

已迷前代寺，摩岩半记古人名。 几家占胜为园就，
一径通幽傍石行。 满目烟花非旧国，登临漫道客

愁轻。” ［５］１８这些诗篇不但承接了魏晋以来读碑吊

古的游赏传统，更传递了一种儒士游览乌山所共

同的抒情范式，将物质性的摩崖石刻转化为乌山

景观题咏的核心情感意象。
从宏观层面的整体氛围感受，到中观层面的

树石景物组合，再到微观层面的寻访、发掘、品读

古迹的身体性活动，宋明士人在诗文题咏中暗示

了乌山摩崖景观所特有的审美传统和情感范式：
它要求游者切时切身地进入、感知和体验这个立

体丰富的美学空间，在与景观的审美互动中体悟

理学“不离日用”的朴素原则。 正是在历代儒士

观者对景观的塑造和体验中，一套作为文化机制

的特殊游赏传统被建构起来，石刻开始在物质文

化的意义上被转化为士人情感文化交流的重要景

观资源并积极地参与到宋明儒学政治文化空间的

建构历史之中。

　 　二、景观建构的双重历史线索

乌山摩崖石刻不仅是审美认知的对象，还是

作为历史见证的纪念碑。 宋明儒士依托感性体验

所建构的游赏传统，将在更加理性化的历史陈述

中获得合法性，并进一步丰富摩崖景观自身所承

载的象征意义。 而围绕摩崖的物质性实存所衍生

的文本，则是儒学对政治文化空间建构的核心素

材，这一传统可追溯至北宋福州太守程师孟所书

的《道山亭》小篆铭文。 程太守因感乌山风景隽

逸，堪比道教的蓬莱仙山，故起名“道山”，并筑道

山亭以纪念盛景。 程师孟治理福州的功绩见载于

曾巩的《道山亭记》，在这篇散文的开篇，曾巩以

古雅的笔风描写了闽地山高水急的艰险自然环

境，不但证实了乌山地区的古地理环境，也与后文

福州城内的物阜民丰构成了鲜明对比，进而夸赞

太守治理地方的政绩及其高尚品格：“闽以险且

远，故仕者常惮往。 程公能因其地之善，以寓其耳

目之乐，非独忘其远且险，又将抗其思于埃堨之

外，其志壮哉。 程公于是州以治行闻，既新其城，
又新其学，而其余功又及于此。” ［７］

曾文秉持“因事而发”的主旨［８］，将程师孟树

立为儒家官员的榜样，其评判根据有两层含义：政
治上治城有方、泽及细民的才干与思想上不畏艰

险、志存高远的胸怀。 显然，古文运动与熙宁变法

构成了《道山亭记》的双重政治文化背景。 以欧

阳修为代表的宋初儒学在政治上强调经世致用的

“外王”领域，其基本命题则是为政治和道德寻找

一元的思想基础，试图为历史寻求一个完善的道

德秩序［９］，这为曾巩将程太守的地方治理功绩与

其高迈品格的并置提供了解释。 紧随政治上“新
其城”之后，曾巩进一步强调了文化上的“新其

学”，此处“外王”与“内圣”的并重则显示出王安

石“新学”转向的影响。 曾文所展示的儒士胸怀

可镶嵌于北宋儒学的发展脉络中，宋初古文运动

与熙宁新学都以重建合理的人间秩序为主线，尽
管二者就“内圣”领域的定位存在分歧［１０］，但是

政治意义上的“外王”与文化层面上的“内圣”必
须相互支援的原则并无根本改变，只有内外兼修

才能继承三代事业，实现“推明治道”的儒学政治

理想。
在物质文化的层面上，程师孟所遗留的题刻

正是北宋儒学政治文化的标志性景观。 小篆书体

端庄质朴的风格象征着福州地方治理所映射出的

理学政治构想的崇高精神。 每一个后儒游者在观

看这方纪念碑时，都必然联想起曾巩的散文及其

宏大的历史文化背景。 视觉、阅读与思想以物质

性的形式相互交织，这是儒家学者对摩崖景观塑

造的重要途径，也正是借助于围绕物质形式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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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的支撑，乌山在此之后即被宋明儒学赋予了明

确的双重情景脉络：“外王”的政治领域以朝代的

治乱兴衰为线索，“内圣”的文化领域以道学薪传

为线索。 两条相互交织的线索奠定了后学对乌山

的基本情感范式，逐渐建构起一个多层次的、感性

的政治文化空间。

　 　 三、摩崖景观作为儒家政治历史
观的象征

　 　 儒家文化始终保持着山川与天下的紧密联系，
如“国破山河在”指明了朝代更替而山川永存的历

史感。 这种自然实存与人间秩序的比赋关系，在乌

山景观的政治寓意空间的建构中起到了根本上的

象征性作用。 宋明时期的石刻铭文内容绍续了程

师孟与曾巩为乌山所奠基的儒家政治传统，将景观

转化为指涉人世间兴盛苦难、从“乱世”到“治世”
的政治象征。 明儒杨应诏的《游乌石山记》直观地

阐述了这一传统，同样是依托自然景观的“三山之

奇”与国朝治乱的“三山之苦”的强烈对比，将“模
糊可见”的摩崖石刻视为对乱世苦难的深情见证：
“吁！ 子知吾三山之奇，而不知吾三山之苦。 余老

于此者，缅昔兵兴以来，自萧梁迄唐、宋、元、五代

中，巢贼、王、陈父子割据纷纷，余不暇枚举。 即曩

者正德己卯进贵兵乱，寻己未倭夷犯海上，来寇吾

城，此山岩穴石孔间，稜稜皆兵甲猬立，宫宇殄于回

禄，所遗者不过数拳荒石，狐丘鸟道，独在目中。 子

视今之势，将来者又何如前？ 小石嶂上不知何代，
纪兵变寇乱语，石刻犹模糊可见。” ［５］１４

文中所提到的记载兵变寇乱的石刻可与现存

的潘正夫摩崖相互印证，这方摩崖记载了靖康之

难中南逃的吴国长公主的行踪：“靖康之间，金人

犯阙，二圣北迁。 逮建炎中兴，天子受命吴国长公

主始至睢阳。 明年寇淮甸，遂浮江而南避于钱塘。
车驾，幸建康还，复入觐，继适江表，会胡骑奄至，
循赣水走湘湖、濒南海而达闽川，馆于福唐之神

光，因登乌石山，观李阳冰篆，乃得古人之遗

意……”详见图 １。 由图 １ 可知，即使在金人追击

的紧要关头，南逃的公主仍不忘拜谒乌山的李阳

冰摩崖。 福州作为这批流亡的宋朝宗室的最后避

难所，承载着难以忘怀的历史记忆与情感共鸣，世
事的苦难得以在摩崖石刻上得到倾诉和纾解。

国家的治乱兴替始终是乌山摩崖所承载的基

本内容，直到清代，儒士萧震在《仰止亭论》中仍

通过朱熹在乌山的讲学活动，反思道学群体的朋

党之辩与两宋亡国的原因。［５］３３－３４ 在儒学的历史
观与政治观中，国家兴衰与天下的“有道”和“无
道”存在直接联系，天下治乱的历史即处于“得
道”与“失道”循环往替的进程，正如孟子所谓“天
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 ［１１］。 而与人事节律性的
历史变动形成对照的是岿然不动的山川，它在儒

家的政治文化结构中扮演着天下治乱的终极见证

者和感应者的角色。 闽地曾有讹言“乌石青，起
刀兵”，即从另一角度证明了乌山景观面貌与国

朝兴衰紧密关联的象征寓意。
从儒家的施政理想而言，由乱世到治世所需

要的不仅是儒学家在“道体”层面履行“致君行

道”的理想政治秩序，还需忠勇之士在秩序实施

环节完成作为第一要义的“平天下”事业，这种恳

切的诉求也正以摩崖景观的方式来呈现。 嘉靖年

间，倭寇进犯闽地，烧杀抢掠，明将黎鹏举率军镇

守乌山，历经血战击退倭寇，保卫闽地一郡平安。
百姓敬仰黎鹏举忠勇无双，即在幞头石上刻铭

“乌石在，黎公在”，见图 ２，即为黎公崖。 这段典

故所承载的历史诉求成为了名儒陈衎的《黎公崖

记》的情感主旨：“微将军，其如吾之父母何，其如

吾之妻孥何，海枯石烂，惟将军寿无疆。 乌石，郡
之护山也，嵯峨磊落，与将军名俱永矣。 故铭而勒

之。” ［５］５９乌山之巍峨与名将之忠勇构成了相互映
照的历史形象，二者的联系通过摩崖石刻而获得

永恒的物质担保。

图 １　 ［宋］潘正夫摩崖

Ｆｉｇ．１　 Ｉｎ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ｓ ｂｙ
Ｐａｎ Ｚｈｅｎｇｆｕ ｉｎ ｔｈｅ

Ｓｏ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

　 　

图 ２　 ［明］黎公崖摩崖

Ｆｉｇ．２　 Ｉｎ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Ｌｉ
Ｐｅｎｇｊｕ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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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黎公的故事中，摩崖景观将乌山转化为一

个由苦难走向兴盛的纪念碑；而在明代福州经济

的昌盛时期，乌山又被塑造为另一类型的政治空

间，它指示着儒士群体推明治道、泽被地方的政治

理想。 乌山北麓的常丰仓为洪钟撰写《福州府常

丰仓新建却金廒记》提供了素材，文章开头写道：
“经国安民之道在忧其有备而已。 夫有其备而后

可以济其事，先其忧而后可以享其乐……所以必

先忧其有备，而后可以乐其有济也。” ［５］６３洪钟所

提出的治国安民的履行原则，也延续了范仲淹

“天下忧乐”之辩的主题，力图为一郡百姓谋得富

裕。 正是在这一系列围绕乌山与摩崖的历史文本

中，乌山的摩崖景观成为了儒学思想逐层累积的

物质表征，乌山也被塑造为国朝兴衰的亲历者与

地方行道的文明标志，见证了闽地由乱世到治世

的历史进程。 宋明儒学将治乱循环的历史观与

“治国平天下”的最高“外王”理想注入了作为政

治空间的景观，这是乌山自北宋以来所生成的独

特的儒学基因。

　 　四、乌山游赏的情感范式与道学
薪传的文化空间

　 　 由于乌山摩崖石刻总是承载着朝代更迭的深

厚历史记忆，儒士游者因登临吊故而引发的世事

变迁感叹也逐渐形成了一种集体性的情感范式。
通过一代代宋明儒士的铭文创作与文本堆叠，乌
山景观逐渐拥有了一套成熟的游赏体系，包括意

象选择、行为引导与情感表述三个层面。 首先，与
摩崖景观相关的一系列构景元素得到了确定，包
括气候、植被、岩体、书法和铭文等，这些元素共同

构成了抒情性诗文的意象基础。 其次，游览乌山

的行为也获得了一种序列性传统，儒士通过登临、
攀援、读碑、静坐、远望等行动，历时性地表达观者

主体与景观的互动关系。 最终，在山水与人世的

基本比赋关系中，一种有迹可循的观看逻辑和情

感范式被建构出来：登临乌山必观赏摩崖石刻，观
看摩崖意味着反思历史，对往昔的回顾则转化为

时过境迁的慨叹，由此引发时光流逝、人生渺茫的

“川上之叹”，唤起游者对传统儒学人生观和世界

观的思考。 这种游观叙事脉络连接了自然、历史

与个体存在者，建构起了含义丰富的情感化的时

空网络，这也在元人李世安的摩崖石刻上完成了

最精彩的物质显现。 李世安摩崖石刻，苍茫雄浑

的颜体大楷字与巨石古榕、幽苔藤蔓交相辉映，景
观与文字的感性联结共同传递了动人肺腑的情感

力量：
至正壬辰冬，余以柏府之命如广海，经三山，

止神光寺。 明年正月朔，寇逼郡城。 是日，与廉使

许希文共守南门，董督备御，越二十六日，建、邵分

宪佥事郭继先率援兵南下，贼遂败溃宵遁。 迄秋，
余自广回，复假禅榻之寓者弥月，凡山川之形胜，
民物之殷庶，无不在心目间也。 噫，人生等浮沤，
世事如转蓬，是以登兹山而增慨，抚故实而兴嗟。
后之纪斯游者，亦必览是而有感焉……

这是一篇“标准的”石刻铭文，它代表了宋

明士人登临游览的典型的审美体验范式：乱世

兵燹与民物殷庶的历史演替给登临者带来了无

限的苍凉之感，以至“登兹山而增慨，抚故实而

兴嗟”。
李世安在题刻正文的结尾向后世游者抛出了

共情的诉求，这也得到了闽中名士谢肇淛的深情

回应：“北面刻‘饯仲谟 􀆳 及‘功德院 􀆳 二绝句，皆
程笔也，字势飞动，刻手精工，先辈文采风流，宛然

如见。 自熙宁至今不五百载，而洞壑形胜，零落殆

尽，乃今养高泚瀚之场，鞠为荒丘丛冢之所，沧桑

变易亦可伤也。 余以壬子正月四日，拉徐兴公、陈
永奉、吴元化及季弟肇潼道髑髅椑槨间，摩挲藤

藓，踞坐竟日，吊地下之高踪，悲胜事之不复，盖流

赏之欢少而陈迹之感多矣。” ［１２］ 在这篇《游宿猿

洞记》中，谢肇淛同样遵循了乌山摩崖石刻的体

验传统，在与古迹勒铭、巨石深洞和枯藤苔藓的亲

身体验中，触动了沧桑易变、胜时不再的感伤之

情，这是摩崖景观为儒士游者所共享的流动性的

情感资源，也是作为登临吊古的文化空间的乌山

所特有的情绪共鸣机制。
但是，以人世为中心的宋明儒学绝不止步于

此，怀古伤今不会导向历史虚无主义，闽中儒士恰

恰在这种饱含人文关怀的情感脉络中寻找到了自

我的历史位置。 明代的儒士观者绍续了北宋曾巩

为乌山所奠定的另一条历史脉络，即理学家“内
圣”面向的文化传统。 在由乌山摩崖景观所塑造

的儒学文化空间中，道学薪传的文脉并不会因历

史的变迁而消失，而历代名儒的摩崖石刻也在这

个语境下被转化为理学渊源的物质象征。 作为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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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儒学的精神场所，乌山脚下的道南祠即是儒学

传道的最佳证据。 嘉靖年间的儒士马森在《道南

祠碑记》中明确梳理了两宋道学的传承线索：闽
地儒学由宋儒龟山先生杨时开宗立派，故谢肇淛

以“上继先正一贯之统，下开后学千载之传” ［５］１０８

为其在学脉中定位。 杨学是程颢洛学传派，可上

溯至周敦颐的道学传统，而杨时以后的“闽学”依
次由罗从彦、李侗、朱熹所承续，四人并称 “四

贤”。 直到明代，以闽学为宗的书院和供奉道学

名流的祠庙仍在乌山周围广泛分布。 道南祠为进

一步宣扬闽学，将所供奉程、杨、罗、李、朱并称

“五先生”，使理学的学理精神更深刻地印入福州

的乡土文化基因。 如马森所言：“噫，自不著不

察，日用不知，道在天地间，固互古今未息也。 孔

子川上之叹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程子曰：
‘自汉以来，儒者皆不识此义’，则于斯道之绝续

也，亦在夫学者于此焉辨之，以默识夫五先生之

言，而得乎录者之意而已矣，谨僭为之记，而因以

告吾党焉。” ［５］１０７正是在宋明儒学薪火相传的历史

脉络中，登临乌山怀念古迹的慨叹得以慰藉，乌山

游赏的情感机制到此才获得了最终的完善。
宋明理学所主张的人间秩序接续了深厚的古

典儒学的形而上学传统，印证了发源自上古神圣

的“道统”需由“道学”来接续。 朱熹所主张“理一

分殊”之道作为天地秩序的最高构成性原则，在
性理意义上即指宇宙本体的太极与万物之性的关

系，万物的差异表现均存在普遍原理的统一性，而
人的认识即需根据这一原则，在对事物体察的反

复积累中穷究贯通天地万物之理，［１３］ 因而“道在

天地间”的意义在本体论和认识论上均实现了超

越物理时间范畴的“古今未息”。 宋明理学正是

以修齐治平的内在实践性原则对抗潜在的历史虚

无主义，在如江水一般的流动性中生成绵延不断

的文化意义。
乌山摩崖是承载着深厚儒学渊源的景观实

体，它的精神以朱熹的榜书题刻最有代表性，见
图 ３。 字径丈余的擘窠丰碑以雄浑苍茫的书法意

境冲淡了缅怀古今的浪漫忧思，代之以磐石般坚

实的“永恒”概念［１４］，成为了景观空间视觉文化

和物质文化最震撼的纪念碑，将象征着理学生生

不息的崇高力量传诸万世。 直到清代福州学人回

顾编纂乌山的诗文史料时，“当年名迹蒙苔藓，愁

读荒台石上文” ［５］３１的游览观赏范式仍绍续着宋

代以来的儒学审美传统与情感逻辑。 摩崖景观既

代表着宋明儒士政治文化活动的身体性的物质表

征，又是儒学空间所赖以维持的精神资源，它以无

尽的生命力对抗山河兴衰的苦难与时间消逝的虚

无。 在此语境中，正是宋明儒学的薪火相传支撑

了乌山作为政治文化空间的终极意义。

图 ３　 ［宋］朱熹“福”字摩崖

Ｆｉｇ．３　 Ｉｎ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 Ｆｕ ｂｙ
Ｚｈｕ Ｘｉ ｉｎ ｔｈｅ Ｓｏ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

　 　五、结束语

本文注重景观与文献的相互印证，结合乌山

景观的客观环境梳理《乌石山志》中散落的宋明

诗文材料，在不脱离宋明儒学政治文化具体历史

背景的前提下进行讨论。 通过梳理福州乌山摩崖

石刻景观的独特游赏传统与曾巩《道山亭记》所

奠定的双重历史线索，从政治兴衰进程和情感文

化维度展开宋明儒学对乌山及其摩崖景观的塑造

和体验，指出儒学传统在建立一个充满情感流动

的政治文化空间时所发挥的本体性作用。 有学者

认为，由于缺乏宗教的支持，明清时期是中国风景

名胜开发的“守成阶段” ［１５］，但福州乌山景观的

建构则证明了儒学对视觉文化与物质文化的重视

与开发。 宋明以来的乌山是一个属于儒士的政治

文化空间，它所秉承的是宋明儒学“为往圣继绝

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终极关怀与中国文化“以事

载道”的传统。 “道”与“事”在经验的和感受的景

观空间中达成了互构性和一体性［１６］，并以充满情

感的历史叙事完成了对时间无限性的内在包容，
而乌山的摩崖景观正是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国传统

精神的绝佳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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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个重大转变”谱写了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

篇章的理论遵循。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要

继续挖掘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这座理论富矿，以

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继续把握新时代生态文明

建设的历史性、转折性和全局性变化，不断强化美

丽中国建设的自主性，进而共同推进全球生态文

明建设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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